
十岁那年十岁那年，，父亲因为要出差几个月父亲因为要出差几个月，，便把一便把一
棵树苗带回家照看棵树苗带回家照看。。树苗两指来粗树苗两指来粗、、半米来高半米来高，，
光秃秃地杵在一个盛满黑土的青花大瓷盆中央光秃秃地杵在一个盛满黑土的青花大瓷盆中央，，
看上去楚楚可怜看上去楚楚可怜。。我问父亲我问父亲，，““这是什么树这是什么树？？””父父
亲却神秘一笑亲却神秘一笑，，““到时你就知道了到时你就知道了””。。

我像收到一个我像收到一个““盲盒盲盒””，，急切地想拆开来看个急切地想拆开来看个
究竟究竟。。于是主动揽下给树苗松土于是主动揽下给树苗松土、、浇水的活儿浇水的活儿，，
每天打量小树苗每天打量小树苗，，寻找它发芽长叶的蛛丝马迹寻找它发芽长叶的蛛丝马迹。。
然而然而，，漫长的十多天过去了漫长的十多天过去了，，小树苗依然没有丝小树苗依然没有丝
毫变化毫变化。。我渐渐地心灰意冷我渐渐地心灰意冷，，兴趣全无兴趣全无，，不再理不再理
会它会它。。

二十多天过去二十多天过去，，金灿灿的阳光泻进窗里金灿灿的阳光泻进窗里，，把把
树苗的影树苗的影子投在墙上子投在墙上，，偶然地一瞥偶然地一瞥，，那单调的树影那单调的树影
竟凭空添了几缕婆娑竟凭空添了几缕婆娑。。仔细察看仔细察看，，树苗根部不知何树苗根部不知何
时抽出了三颗嫩红的新芽时抽出了三颗嫩红的新芽！！细细蜷曲的红芽叶毛细细蜷曲的红芽叶毛
头毛脑地伸展着头毛脑地伸展着，，像刚刚破壳而出的小鸟伸出嫩红像刚刚破壳而出的小鸟伸出嫩红
的爪趾的爪趾。。没过几天没过几天，，蜷曲的叶子舒开了一片片多角蜷曲的叶子舒开了一片片多角
的小巴掌的小巴掌，，边缘的锯齿状宛如顶顶鲜红傲娇的鸡边缘的锯齿状宛如顶顶鲜红傲娇的鸡
冠冠。。原来它是一棵枫树原来它是一棵枫树！！这簇新的红色这簇新的红色，，如缓缓流如缓缓流
淌的血液淌的血液，，给我小小的心灵注入了不小的惊喜与震给我小小的心灵注入了不小的惊喜与震
撼撼。。我懵懂地感到我懵懂地感到，，美好的事物是值得耐心等待美好的事物是值得耐心等待
的的。。

六月六月，，父亲出差回来时父亲出差回来时，，小枫树已长势喜人小枫树已长势喜人，，
叶片的红色逐渐变浅叶片的红色逐渐变浅，，有的叶子已变成浅碧有的叶子已变成浅碧。。我我
一直担心父亲会把它带回单位去一直担心父亲会把它带回单位去，，但父亲绝口不但父亲绝口不
提此事提此事。。随着小枫树越长越高随着小枫树越长越高，，换了几次盆后换了几次盆后，，
父亲和我不得不把它移植到家附近的小山坡父亲和我不得不把它移植到家附近的小山坡
上上。。而那里几乎成了我整个青春期的秘密乐园而那里几乎成了我整个青春期的秘密乐园。。

夕阳斜斜地织起金线时夕阳斜斜地织起金线时，，我喜欢坐在枫树下我喜欢坐在枫树下
看书看书，，有时为枫叶画一幅素描有时为枫叶画一幅素描，，有时采几片叶子有时采几片叶子
制成带香味的枫叶书签制成带香味的枫叶书签。。有心事时有心事时，，我会跑到小我会跑到小
山坡跟枫树倾诉山坡跟枫树倾诉，，看它的叶子在风中摆动看它的叶子在风中摆动，，像一像一
个忠实的听众微微颔首个忠实的听众微微颔首，，又像一位老朋友轻轻安又像一位老朋友轻轻安
抚抚，，接纳我所有的喜怒哀乐接纳我所有的喜怒哀乐。。

青春期的孩子最是敏感自尊青春期的孩子最是敏感自尊，，每当挨了父亲每当挨了父亲
批评批评，，我总是几天都不肯跟他说话我总是几天都不肯跟他说话。。父亲也不父亲也不
恼恼，，只淡淡地说只淡淡地说，，““我纠你的错我纠你的错，，是怕小树儿长歪是怕小树儿长歪
了了””。。听到这话听到这话，，我反而有点心疼父亲我反而有点心疼父亲。。在我因在我因
中考失利而一蹶不振的那段时间里中考失利而一蹶不振的那段时间里，，父亲出人意父亲出人意
料地没有责怪我一句料地没有责怪我一句。。倒是我从书里翻出来一倒是我从书里翻出来一
张字体遒劲的纸条张字体遒劲的纸条：：““你当像树你当像树，，深植你的根深植你的根””。。
我想起我那棵已蔚然挺拔的枫树我想起我那棵已蔚然挺拔的枫树，，这些年这些年，，它的它的
根扎得又稳又深根扎得又稳又深，，叶子也愈发茂盛叶子也愈发茂盛。。因为它从未因为它从未
放弃过努力生长放弃过努力生长。。

长大后长大后，，回老家的时间少了回老家的时间少了，，总是错过枫叶总是错过枫叶
最美的季节最美的季节。。父亲知我牵挂枫树父亲知我牵挂枫树，，便在每年深秋便在每年深秋
枫树最红时枫树最红时，，去山上捡红叶去山上捡红叶，，收集到的枫叶被他收集到的枫叶被他
小心翼翼地夹在一本书里小心翼翼地夹在一本书里，，连同书一起寄给我连同书一起寄给我。。
我拿着红彤彤的枫叶仔细端详我拿着红彤彤的枫叶仔细端详，，仿佛回到家乡仿佛回到家乡，，
踏着窸窸窣窣的落叶小径踏着窸窸窣窣的落叶小径，，看片片红叶随着潺湲看片片红叶随着潺湲
的溪水一路漂流的溪水一路漂流，，水底尽是层层叠叠缤纷的积水底尽是层层叠叠缤纷的积
叶叶。。千里寄枫叶千里寄枫叶，，慰藉的是一颗漂泊异乡的心慰藉的是一颗漂泊异乡的心。。

父亲去世时父亲去世时，，我没能在他身边听他留下遗我没能在他身边听他留下遗
言言。。但当我站在树下但当我站在树下，，枫叶沙沙响着枫叶沙沙响着，，仿佛在说仿佛在说::

““今后无论经历多大的风雨今后无论经历多大的风雨，，你都要像树一样永你都要像树一样永
远保持向上的姿态远保持向上的姿态，，也要如枫叶般也要如枫叶般，，对生活始终对生活始终
保有纯粹的热忱保有纯粹的热忱。。””

我又何尝不是父亲眼中的一棵我又何尝不是父亲眼中的一棵““小树小树””呢呢？？
他一直在等我出落成一树芳华他一直在等我出落成一树芳华。。

父亲的小树父亲的小树
□茉 白

□ 李金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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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曾到访过这样的村庄：处在沙漠边缘，举目远眺，沙
丘连绵起伏，如汹涌的波涛。在民勤绿洲，绿野和沙原犬牙
交错，这样的村庄不胜枚举。房屋一院挨着一院，在风沙线
上一字排开。

村庄和荒野没有特别清晰的界限，那些出没于荒野的精
灵时不时在村庄里闪面。晴朗的日子，鹰隼在天空中盘旋，
不知道是在闲逛，还是在寻觅捕猎目标。无论如何，场院里
溜达的鸡们都惊慌不已。

沙丘跟田地相接处植有梭梭、红柳。沙蓬，沙蒿，骆驼
刺，芨芨草……在梭梭、红柳的间隙里安家落户，它们是村庄
的屏障。在它们经年累月的努力下，沙子表面形成了一层土
壳，固沙作用良好。人们说“寸草遮丈风”，可不是不着边际
的夸张。行走“林”间，总能邂逅野兔，若是上灯时分，则会遇
见外出觅食的刺猬——那家伙昼伏夜出，很是机警。

但有空闲，孩童们结伴去沙地上玩。沙地上没有攻击性
的动物，人们倒也放心。孩童们脱去鞋袜，赤脚在平滑的沙
面上行走，沙粒儿俏皮地挠着脚心，感觉很是舒爽。他们坐
在沙坡顶端往下滑，把身体埋在沙子里，用潮湿的沙子堆垒
城堡——在沙堆上长大的孩子自然了解沙子的脾性，熟稔驾
驭沙子的方法。沙地上生活着被称为“蛇鼠子”的蜥蜴，行动
灵敏，擅长蛇形走位。跟人拉开一段距离，“蛇鼠子”便驻足
翘首观望。那姿态，很容易让人解读为挑衅，觉得有些窝火，
继而穷追不舍。

田间道路多用沙夹石铺就，中间略高于两边。这样的路
渗水性好，雨小一些，雨水旋即渗入地下，路面不泥泞。雨倘
若很大，雨水即便来不及下渗，也会沿着坡面流入两侧的庄
稼地、树沟，不至于汪在路中间，给通行带来什么不便。雨
后，慢行在润湿的砂石路上，呼吸着清新空气，耳边声声鸟鸣
应和着鞋底与路面接触所发出的轻微声响，心情舒爽。

邻沙村庄夏日的天空最是爽净，没有一丝云翳，尤其夜
晚，群星闪耀，适宜在空旷处观星。村庄上，树木葱茏。炎阳
当空，暑气横行，树荫下，人们纳凉、下棋、聊天。昼夜温差还
是很大的。清晨，凉风缕缕，冷飕飕的，草上有露水，穿着时
令的衣裳，总要加件外套。在田里劳作，太阳升高，穿件单衫
也汗涔涔的，外套自然成了累赘，随手丢在地头，回去时动辄
忘了携带。

风是这方天地的土著。它们总是不期而至，无所顾忌地
从没有什么遮拦的沙原上掠过。风起时，松散的沙粒儿腾挪
闪转。在风的怂恿下，空水桶、铁皮门发出尖利的声响。细
小的沙粒前赴后继地扑打着面庞，隐隐生痛。临沙而居的人
们对此早就习以为常，若有紧要的事儿，便用方巾之类遮掩
口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偶尔下点雨，不大，雨滴不是很清
澈，甚至略显浑浊，那是悬浮在空气中的纤尘的杰作。雨后
的空气最是清新。云舒雨歇，人们急切地跑到户外，享受这
短暂的美好。

房前屋后有树，白杨、榆树最是平常，沙枣树也能看到。
春风拂过，胚芽们按捺不住，探出头来。然而，天气突变，尘
飞土扬，娇嫩的芽尖被虐打得楚楚可怜。与生长在别处的同
类相比，即便在盛夏，它们也没有多么葱翠，但其生命力的确
顽强。

有道是“黄风怕日落”，但也常有例外——它仿佛跟什么
较上劲儿了，不紧不慢地吼一宿。一场劲风过后，院子里覆
了厚厚一层沙土。猫猫狗狗走过，留下浅淡的脚印，如构思
别致的画幅。

黄沙一年年落下来，没有埋没村庄，反而夯实了它的根
基。绵细的沙子并非一无是处，可以用来种菜，可以与黏土
掺和用以垫衬圈舍……院门前若有堆沙子，孩童们能在那里
趴着玩一整天。大人们眼瞅着，不禁玩心大起，以陪伴为名，
将自己幼年的美好时光也实境化回味一番。

三四月间，突如其来的大风卷携沙粒儿，将刚出的苗打
得遍体鳞伤，即便它们最终能缓过劲儿，透出新叶，但势必影
响收成。经冬，临近沙地的水渠会被沙子淤塞，春灌前势必
要组织人手清理疏通。迫于形势，人们在地头插风墙，以阻
挡风沙。年复一年，便演化成一种传统。插风墙通常用的是
去年的向日葵杆儿，稠密地排列，像一道墙。附近若有沙丘，
势必要通过压麦草方格来进行“源头治理”。水渠边栽树，既
可以挡风防沙，又可以为营房造屋蓄积檩椽。

村里的土地虽算不得肥厚，却也不贫瘠，只要灌溉跟得
上，种啥长啥。水是邻沙村庄的底气。绿意葱茏从来都是水
挥毫泼墨般渲染的结果。在这里，治沙与节水是孪生兄弟，
不可偏颇。邻沙而居的人们最是清楚，他们用洗脸漱口的水
泼洒庭院、浇灌树木，用洗锅抹灶的水饲喂鸡羊——他们尽
己所能，将每一滴水都用在刀刃上，将水的利用效率最大化。

在民勤绿洲，人们会怀着接迎老友的心情对待一场雪，
在雪幕下慢行凝视，在雪地里奔跑跳跃。云开雪霁，他们清
扫院落里的积雪，虽戴着厚实的手套，仍有麻木的感觉随着
时间的流逝从指尖扩散。尽管如此，他们不惜耗时费力，用
手推车之类将其搬运堆垒到树沟里——这是对水的一种刻
在骨子里的敬仰和坚持。

对于民勤绿洲压沙造林的举措，有人这样归纳：风，是用
胸膛挡住的；沙，是用脚印盖住的；树坑，是用指甲抠开的；树
木，是用汗水浇活的。诚然！农闲时节，他们或顶着烈日，或
冒着寒风，用麦草方格一寸一寸驯化桀骜的沙地、一点一点
描绘心中的图景。他们珍视自己辛勤培育的每一株草、每一
棵树，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们明白草和树对村庄、对未来
的意义。

邻沙的村庄跟生活其间的人都有着坚忍坚韧的品格，他
们像梭梭一样傲视风沙，积极生活。这是他们生生不息的力
量源泉。邻沙的村庄是大地上不折不挠的风景。

和

人说，父亲是老实巴交的人
我以为，父亲和颜悦色，是一种慈

我从他沧桑满是皱纹的脸上
读到一种千年的文化，华夏的文化

他是炎黄的子孙，千耕万作
给予他古铜的脸，和浅黄的肤

那肤色淅出和平，和气和和睦的光
散发着，家和国的光与传承

我传承他的肤色和品性，在我脸上
依旧还是，那份华夏族的和颜悦色
依旧还是，和文化下的光明 （戴良支）

看云

小时候
喜欢看星星，看月亮
还有小鸡、小鸭、小狗、小猫
那是我最忠实的伙伴

成家立业后
喜欢看云
对着一朵云发呆，长久地
直到有人把我叫醒

老了
看一朵云
最喜欢欣赏云背后的故事
作为一名无所事事的观众
我不再忐忑起伏，杞人忧天 （李明聪）

立夏过后

立夏过后，麦子说黄
就黄了。布谷鸟在炊烟的
尽头叫个不停

是的，我喜欢过
平常的日子。虽然诗歌
和远方，偶尔也在我心中
泛起小浪花。但我还是
更喜欢忙碌、喜欢柴米油盐
喜欢酱醋茶

闲时，喝二两陈年老酒
不经意地回忆回忆往事
想想当下和未来

五月过后，我会在梅雨中
等待七月的骄阳，把我
体内的顽疾消除 （李庆高）

蝴蝶

忘记了来世的佳话
却在今生破茧成蝶
世界那么小
拍拍翅膀就能穿越万水千山

五彩斑斓的舞姿
凝聚了多少辛酸与磨练
蝴蝶在记忆中翩飞
呼之欲出…… （张芳学）

徜徉在结满青梅的渡口

那一同捡拾的柔软和粗砺
在瘦剥的指尖盈满暗香
那一路蜿蜒的明媚和遗憾
在清寂的眉间艳如胭脂
炙热的记忆，徜徉在结满青梅的渡口
一次低眉的浅笑，一个回眸的温柔
在尘埃上往复，千年又千年 （李 红）

灰椋鸟飞走的湖边

灰椋鸟一边觅食一边散步
鸣声低微而单调。灰椋鸟是一群
除了湖边，再没有别的地方能
盛得下这么多的灰椋鸟
草茎根部鲜嫩
掐一下会有白浆渗出
灰椋鸟的嗉囊壁为肌肉质
内贮的粗糙枝叶，能研磨成易消化的粉末
我一直守着湖水。与灰椋鸟
为邻。窄窄的小路往山脚伸去
那里是灌木、土丘、柳林
简朴的农舍袅袅炊烟
背阴处的残雪化了，水流进湖里
我一直守着湖水。从不惊动
灰椋鸟一只受惊起飞，其余纷纷
响应，整群飞走 （张凡修）

夏之诗吟·雷雨多

如此的阴晴不定，多像是这个季节那捉摸
不透的脾气。

雷雨，在这个季节里，是一枚动词，鸣雷开
道，大雨倾盆，都是司空见惯的场景，狂风骤
雨，也成为这个时节里，我们那最最铭心刻骨
的意象。

慷慨的雨水，滋养着人间万物和五谷杂
粮，春天的萌芽，和夏日的疯长，总是秋收大戏
的前奏，雷雨过后的田野上，我们总是能清晰
地听见那庄稼拼命吮吸雨水乳汁儿的声音，多
像是当年的刚出襁褓的我们……

就在我正书写这些长长短短文字的时候，
一声声轰隆隆的雷声，正向我们滚来，似乎，它
们欲在这天地之间炸开一个口子，之后，就将
这倾盆的大雨给一股脑儿地倒下来……

雷雨多，在这个郁郁葱葱欣欣向荣的季节
里，那再多再大的雷雨啊，也丝毫不会打湿我
们的心情…… （路志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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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农耕老器物消失了，但忆念的深处，光阴荏苒
间，它们不枯涩、不模糊，成为我们抹不去的乡愁和依
附。

水车

没有抽水机时，水车是一种便利的调水器具。在
我的故乡，乡亲们惯用的是一种箱状的推拉式水车。
而即便有抽水机，但在其派不上用场的狭小沟渠、田垄
间，水车也依然能哗哗作响。

那种水车，看起来就像一截长条状的箱子（因为水
车启动时，箱子内水流不断，就权且称它为‘水箱’
吧）。“水箱”两头，一低一昂。放进水源汲水的一头低，
另一头由于“水箱”内铰链的逐步抬高，至尾部达到极
致而昂起。水车车水的关键在于那条俯卧箱内满布舀
页的铰链，被舀页舀进箱内的水沿“水箱”奔涌，从昂起
的那头似瀑布潺潺而出，流入需灌溉的田地。水车，靠
人力维持运行，至少需两人以上。车水者手握一根拉
杆，一送一收地推拉齿盘两边外侧的“挂点”……木制
的拉杆顶端套着一个小铁箍，用来箍住“挂点”。

这种水车属组合体，可长可短，长短取决于实际所
需，即多少节“水箱”。“水箱”可连接，用几节“水箱”，视
地理情况而定。用水车灌溉农田，依靠一种集体协作
模式。水车的齿盘外侧有“挂点”若干，车身两侧各有
三四人，总共七八人，乃至十多人，齐心协力将水车“开
动”起来，场面煞是壮观！

用水车将低洼地带塘堰的水引导至山岭高岗，这在
抽水机不多的年代，一年中缺水的时节，显得尤为重要。

每到用水车的关口，一二十人簇拥一起合力抬着一架长
长的水车，如同擎举一条农耕生活的祥龙，充满热烈、庄
严、隆重的气氛！水车车出的水润泽干渴的田地，包含着
亘古不移的期冀，源源不竭，醇厚绵长。

风簸

风簸隆隆作响地转动，饱满的谷粒或麦粒从其腹腔
斜口纷纷流泻，而瘪粒、草屑等杂质从其另一个斜口飘
散而出……在年少时很长的一段时光里，我常常惊诧于

这种古老“分离机”的神奇！打谷场上碾出的谷子或麦

子，鱼目混珠，七零八落，俯拾皆是。晾晒几日后，乡亲

们分工协作，把谷子或麦子铲入风簸脊背处的敞口，囤

积其腹部。风簸的腹部即为风箱，谷子或麦子借助风箱

内扇叶的快速转动而产生气流，将瘪粒、草屑等杂质吹

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风簸设计巧妙，其腹腔下有

一前一后两个位置不同的出口。两个出口流出的谷粒

或麦粒有精华与糟粕之分，后一个出口流出的谷粒或麦
粒饱满、稔实，用作口粮；前一个出口流出的次之，作为
禽畜饲料。风簸的“引擎”是人力，也就是靠人用手摇动
风簸的摇把，使风簸风箱中的扇叶转动起来……操作风
簸者立于风簸的一侧，不停地转动摇把，往往满身灰尘。

风簸整体上是木制的。我清晰的记得，但凡这种
古朴的器械响起来，故乡的打谷场上一片喧哗，充满粮
食的热烈、忙碌的汗水、日子里的嬉笑怒骂。

斗笠和蓑衣

斗笠是一种以前农村特有的雨具，竹篾编制，在竹

篾间夹杂油纸或竹叶等等形成笠盖，整体呈园锥形，便
于雨水流泻，套头两侧系着一条系带，或者一根小麻
绳，起固定作用。戴在头上，斗笠就靠这条系带或小麻
绳，系在人的下颌位置，经受风吹雨打而不致掉落。

下雨天干农活非它不可。因为，使用其它东西，非
得占手，没法干活，斗笠稳稳地盘踞于头顶，它舒缓的笠
盖足以遮挡四周的雨水，农人因而得以举手抬脚、弯腰
俯身……

《诗经·小雅·无羊》里有句“何蓑何笠”，说了斗笠
就不能不说蓑衣了。“一蓑烟雨任平生”出自苏轼的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意思是披着蓑衣坦然面对
人生的风吹雨淋。

雨天里，蓑衣和斗笠犹如一对孪生兄弟，一个护
身，一个遮头，上下一体，相辅相成。简单地说，蓑衣其
实就是以前农村的雨衣。蓑衣很厚实，我故乡的蓑衣
就是用随处可见的茅草编织而成的。人们戴着斗笠，
披着蓑衣，在雨水淅沥的田野间走动、劳作，恍若一幅
古老的田园画。

由于蓑衣是草做的，遮风挡雨凭借的是厚度，因此
完成一层层茅草的重叠编织，往往会使一件成品蓑衣
重达十多斤。下雨天披在身上，再加上雨水在蓑衣表
面流淌所附带的重量，总计恐怕有二十斤。所以，穿着
蓑衣干活并不轻松，即便晴天不用的时候，挂在墙上，
也是碍手碍脚的一大堆。

但是，朴素至极的蓑衣包涵着一份浓郁的乡土气
息。

妻子说准备领养一只布偶猫妻子说准备领养一只布偶猫，，我不太赞成我不太赞成。。家里已经家里已经
有三只猫有三只猫，，空间太小空间太小，，布偶是大型猫布偶是大型猫，，来了会觉得憋屈来了会觉得憋屈。。然然
而两天后而两天后，，妻子还是带着它回来了妻子还是带着它回来了。。

妻子说在她管理的物业群里妻子说在她管理的物业群里，，某业主发的领养信息已某业主发的领养信息已
经挂了两星期经挂了两星期，，一直无人回应一直无人回应。。她也知道相比土猫她也知道相比土猫，，布偶猫布偶猫
容易患一些遗传病容易患一些遗传病，，将来可能费钱费力将来可能费钱费力，，担心这么好看的猫担心这么好看的猫
最终被遗弃最终被遗弃，，所以顾不得太多所以顾不得太多，，领回来再说领回来再说。。

这只布偶猫叫这只布偶猫叫““小叶小叶””，，雌的雌的，，两岁两岁。。它的前主人爱猫它的前主人爱猫，，
买了一对买了一对，，视若珍宝视若珍宝。。然而前主人结婚后然而前主人结婚后，，新婚妻子有洁新婚妻子有洁
癖癖，，很讨厌小动物很讨厌小动物。。这对布偶猫先是失去了行动自由这对布偶猫先是失去了行动自由，，被关被关
进了笼子进了笼子，，接着又被下逐客令接着又被下逐客令。。前主人一直拖着前主人一直拖着，，后来迫不后来迫不
得已得已，，先将公猫送人先将公猫送人。。最近妻子怀孕最近妻子怀孕，，他不得不将母猫也送他不得不将母猫也送
走走。。

根据根据““小叶小叶””前主人的描述前主人的描述，，将公猫送走之后将公猫送走之后，，““小叶小叶””就就
有些抑郁了有些抑郁了。。每天短暂每天短暂““放风放风””之时之时，，都会跑到房门口挠门都会跑到房门口挠门，，
想出去……小叶骨架很大想出去……小叶骨架很大，，抱起来却很轻抱起来却很轻，，身上皮包骨身上皮包骨，，可可

见生活并不幸福见生活并不幸福。。
猫都有领地意识猫都有领地意识，，这使得新成员来到陌生家庭这使得新成员来到陌生家庭，，会遭到会遭到

原住猫的排斥原住猫的排斥。。我们家非常特殊我们家非常特殊，，十几年来先后短暂居住十几年来先后短暂居住
过的流浪猫多达四五十只过的流浪猫多达四五十只，，从未发生过打斗事件从未发生过打斗事件。。有时新有时新
居民到来居民到来，，会让原住民情绪低落会让原住民情绪低落。。一般几天后就好了一般几天后就好了，，大家大家
能和谐地一起进食能和谐地一起进食、、一起玩耍一起玩耍。。

““小小叶叶””来了之后来了之后，，狮子猫狮子猫““虎子虎子””情绪紧张情绪紧张，，多次与它对多次与它对
峙峙。。两只猫两只猫““对骂对骂””了几回之后了几回之后，，某次小叶忽然打了虎子一巴某次小叶忽然打了虎子一巴
掌掌。。重达重达1515斤的虎子懵了斤的虎子懵了，，但并没有反击但并没有反击，，只是悻悻地走开只是悻悻地走开
了了。。

到了晚上到了晚上，，家里家里33只原住猫都上了床只原住猫都上了床，，见缝插针睡在我见缝插针睡在我
们四周们四周。。我将我将””小叶小叶””抱上床抱上床，，它弹簧般跳下去它弹簧般跳下去，，几次三番几次三番。。
估计以前跳床估计以前跳床，，遭到过惩罚遭到过惩罚，，形成了条件反射形成了条件反射。。

到了第到了第44天天，，““小叶小叶””自己跳上床了自己跳上床了，，它与它与33只原住猫都只原住猫都
达成了和解达成了和解，，开始互相嬉戏开始互相嬉戏，，短短两星期短短两星期，，小叶体重明显增小叶体重明显增
加了加了，，心宽体胖在动物身上体现得最直观心宽体胖在动物身上体现得最直观。。

邻沙的村庄邻沙的村庄

家里来了布偶猫家里来了布偶猫
□ 朱 辉

农耕器物农耕器物
□□ 祁文斌祁文斌


